
口唐葆祥

江南曲圣俞粟庐

俞粟庐名宗海
,

字粟庐
,

号韬庵
,

松江娄县

人
,

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 (184 7 )
,

卒于民国十九

年 (1930 )
,

享年八十四岁
。

俞粟庐是清末民初著

名昆曲清曲家
,

叶派 (叶堂) 唱口的惟一传人
,

享

有
“

江南曲圣
”

之誉 ; 同时
,

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书

法家
,

与同时的大画家陆廉夫齐名
。

父亲为晓勇巴图鲁

俞粟庐的父亲名承恩
,

字子卿
,

生于清嘉庆二

十三年 (18 18 )
,

卒于清咸丰八年 (1858 )
,

武举出

身
。

据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 《俞宗海家传》所

述
,

俞承恩
“

历任江南江阴营守备
” 。

但据光绪年

间官方编印的 《六合县志》载
,

俞承恩原在六合任
“

千总
” , “

管带三起练勇
” 。

他不仅作战勇敢
,

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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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驭众宽而士争用命
” ,

因此
“

战辄有功
,

升守备
” 。

俞承恩从咸丰二年至八年
,

一直在六合知府温绍元的带领下
,

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
,

没有离开过六合
。

咸丰八年春
,

温绍元率军

克复江浦
,

俞承恩
“

鼓勇登城
,

倏忽杀数十贼
,

身上下皆血肉模

糊
” ,

表现得相当勇敢
,

立下了头功
。

因此
,

清政府封赏他为
“

晓

勇巴图鲁
” ,

摧为都司花翎 (正四品)
。

同年八月
,

太平天国在陈玉

成率领下
,

攻下浦口的江北大营
。

清军北帅德兴阿慌忙逃窜
。

两天

后
,

陈玉成率十万余军攻打六合
。

知府温绍元率部迎战
,

终因寡不

敌众
,

退人城内
。

五天后
,

六合城被围得水泄不通
。

此时
,

六合城

中仅二千守军
。

温绍元自守南门
,

俞承恩守西门
。

太平军
“

连营数

十里
,

昼夜环攻
” ,

并掘地道至城下
,

用炸药炸开城墙
。

温绍元
、

俞承恩退人巷战
,

尽皆战死
。

这一天为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
。

数年

后
,

清政府封溢俞承恩为
“

云骑尉
” ,

世袭三代
。

隶属松江提标营
。

盘马弯弓继父业

俞承恩阵亡之时
,

俞粟庐才十二岁
。

当时六合地处前线
,

战斗

频繁
,

因此官员家属大多不在城内
。

俞粟庐与母施氏及兄弟宗汉住

在家乡松江
,

才幸免于难
。

但孤儿寡母
,

无依无靠
,

日子也不好

过
。

幸亏得到俞承恩生前挚友和松江提标营的同僚们的照料
。

他们

教俞粟庐读书写字
,

骑马射箭
。

少年俞粟庐很快地成长起来
,

到十

六七岁的时候
,

已成为身材魁梧
、

面貌英俊
、

文武双全的青年后

生
。

为挑起家庭重担
,

他外出谋事
:

替大户人家起草书信
,

应酬文

字
。

满十八岁那年
,

正式加人了军队
。

他从最低级的军官
“

额外外

委
”

做起
,

三年内连升三级至
“

千总
” ,

第四年又升为松江
“

守

备
” 。

他不仅因骑马射箭武艺高强
,

为上司器重 ; 而且他有一套训

练
、

约束部队的方法
,

深得同僚们的尊敬和士卒的拥戴
。

同治十年 (1871 ) 秋
,

两江总督曾国藩到松江视察阅兵
。

俞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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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是年二十五岁
,

在松江任守备之职
,

接受了曾国藩的检阅
。

他带

领一营骑兵
,

作了刀枪格斗
,

布列阵图等实战表演
。

这支队伍虽然

是临时集合起来的
,

但由于平时训练有素
,

倒也步调一致
,

进退有

序
,

精神抖擞
,

深得曾国藩的赞赏
。

最后一项 比赛是步箭
。

按规

定
,

参赛者每人射五箭
,

以定胜负
。

每射中一箭就擂鼓一通
,

表示

祝贺
。

主考官曾国藩就在某人的名字下面用朱笔点上一点
,

以作记

号
。

俞粟庐第一个装束出场
。

他第一箭射中红心
,

鼓声大作; 第

二
、

第三箭连中红心 ; 第四箭用力过猛
,

手稍一抬高
,

箭过靶顶飞

去
,

鼓声不起
。

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他
。

他立刻定定神
,

吸口气
,

连发两箭
,

连连中的
。

曾国藩频频点头微笑
,

提起朱笔
,

在俞粟庐

的名下
,

写上
“

全中
”

两字
。

此时的曾国藩并非疏忽
,

并非视而不

见
。

他在太平天国战乱以后
,

巡视江南各地
,

到处是军伍不整
,

马

匹不齐
,

一派残破景象
。

像这样一支骑兵营伍
,

真可谓凤毛麟角 ;

像俞粟庐这样的青年军官
,

需要加以鼓励和奖掖
。

所以
,

在检阅

后
,

他立即上本
,

奏请松江提标营为
“

江南第一营伍
” 。

他在松江

巡视期间
,

事事都找俞粟庐商量询问
。

俞也天天随侍左右
。

仕途险恶
,

弃武从文

这段时期
,

俞粟庐成了松江提标营中第一红人
。

当时军营上下

一致认为
“

俞某人为大贵人看重
,

必有非常之摧
” 。

俞粟庐自己也

踌躇满志
,

打算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
。

孰料第二年春天
,

曾国藩突

然中风去世
。

消息传来
,

对俞粟庐不舍是一个晴天霹雳
,

打击沉

重
。

营中原来就有妒嫉者
,

就乘机传出一些风言风语
,

也使俞粟庐

大为沮丧
。

不久
,

松江提标营提督 (清政府地方军队中最高一级的

长官) 李朝斌将俞粟庐调往金山县任守备
。

当时金山县城在金山

卫
,

面对大海
,

自明朝以来
,

此处一直是抵抗楼寇侵略的战略要

地
。

明将戚继光也曾在那里驻守过 (至今还留下“
‘

戚家墩
”

遗址 )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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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粟庐在那里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
。

可一到任
,

就碰到了一件麻烦

事
:
一位游击向他索贿

。 “

游击
”

的军衔比
“

守备
”

高两级 (从三

品)
,

是俞粟庐的顶头上司
。

这使一向清廉正直的俞粟庐十分气恼
:

一来他无钱可贿 ; 二来他对这种腐败之风
,

十分反感
。

于是
,

他向

李朝斌的上客 (高级幕僚) 魏彦作了反映
。

魏彦原是他父亲俞承恩

的挚友
,

俞承恩牺牲后
,

他担负起培养俞粟庐的责任
,

亲自教他读

书写字
,

又请人教他练功习武
,

情同父子
。

因此
,

魏彦就把这一情

况向李朝斌作了报告
。

李朝斌把这位游击唤来
,

严厉地训斥了一

通
。

事情虽然过去了
,

但这位游击和俞粟庐之间
,

总有了一层隔

阂
,

面和心不和
。

俞粟庐第一次体会到了官场的复杂
,

仕途的险

恶
,

开始产生弃武从文
,

脱离官场的念头
。

两年后
,

俞粟庐三十

岁
,

正式辞去了金山县守备之职
,

开始寻师访友
,

在昆曲和书法上

狠下功夫
。

光绪八年 (18 82) 经李朝斌推荐
,

调俞粟庐到苏州黄天荡太湖

水师营务处任帮办营务官
,

每月炯银三十六两
。

按湘军志
,

军中无

幕友
,

笔墨事皆帮办一人主之
。

俞粟庐到水师营负责起草文稿
、

往

来书信之事
,

实际上已经弃武从文
,

成了一名知识分子
。

他到水师

营后
,

吸取以往教训
,

更加谦虚谨慎
,

与世无争
,

前后长达十三

年
, “

上下皆称其善
” 。

光绪二十年春
,

俞粟庐四十四岁那年
,

终于辞去了水师营的职

务
,

到苏州望族张履谦家 (补园主人
。

此园今划人拙政园) 任西

席
,

考订金石文字
,

教授子弟
。

从此
,

他彻底脱离了军旅和官场
。

叶派唱口真嫡传

俞粟庐故乡松江
,

旧称华亭
,

自古以来为人文荟萃之地
。

从晋

代的大文学家陆机
、

陆云到明代的大书画家董其昌
,

都给松江带来

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文化气氛
。

至于戏剧一道
,

在松江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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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扎实根基
。

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所作之 (牡丹亭》传到娄江 (旧

属松江 )
,

有一女子名叫俞二娘者
,

读了剧本
,

与剧中杜丽娘产生

强烈共鸣
,

竟然伤心断肠而死
。

消息传到汤显祖那里
,

使他十分感

动
,

当即作了一首哀诗道
: “

画烛摇金阁
,

真珠泣绣窗
。

如何伤此

曲
,

偏只在娄江
。 ”

汤显祖的 《牡丹亭》当时是否用昆腔演唱
,

尚

无定论
。

但曾经寓居松江
、

后迁至昆山的魏良辅
,

改革昆腔
,

使之

成为
“

水磨调
”

风靡全国的时候
,

与昆山邻近的松江也早已是昆曲

的一统天下
。

昆曲不仅在松江的士大夫阶层中广泛传唱
,

就是在民

间也十分流行
。

那时
,

到松江演出的戏班极多 ; 当地的六色人等

(乐人
、

炮手
、

喜娘
、

脚班
、

僧道)
,

一应男女婚嫁
,

养生送死
,

唱

的都是昆曲
。

俞粟庐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
,

耳濡目染
,

对昆曲

产生了浓厚的兴趣
。

在他青少年时期
,

就学会了一百多出昆曲 ; 到

了军营
,

在盘马弯弓之余
,

就以唱曲自娱
。

昆曲历来就有
“

清曲
”

与
“

剧曲
”

之分
。 “

清曲
”

只唱不演
,

讲究咬字
、

发音
、

吐气
、

运腔
。

歌唱者大多为有文化的士大夫
,

亦

称
“

清曲家,’;
“

剧曲
”

即伶人所唱之曲
,

他们偏重表演
,

对唱曲没

有清曲家那样讲究
。

自魏良辅以降
,

研究昆曲唱法的清曲家代有人

出
。

清乾隆年间
,

苏州出了一位杰出的昆曲研究者
,

此人姓叶
,

名

堂
,

字怀庭
,

是苏州名医叶天士的孙子
。

他在继承魏良辅等前人的

基础上
,

对昆曲的唱法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高
。

其唱法的特点

是
: “

出字重
,

转腔婉
,

结响沉而不浮
,

运气敛而不促
” ,

被称为
“

叶派唱口
” 。

他撰写的 《纳书楹曲谱》被视为昆曲唱法的最高准

则
,

为清曲家遵奉的范本
。

俞粟庐所唱之曲
,

当然属于清曲这一

派
。

同治十一年春
,

俞粟庐二十六岁
,

那时他正在松江任守备之

职
。

他与几位老前辈切磋昆曲
,

不仅唱得字正腔圆
,

婉转动听
,

而

且他能手书诸曲
,

随手填宫谱
,

使得这些老前辈十分惊诧
,

认为像

这样的年青人世所少见
,

是不可多得之人才
,

能传昆曲正宗唱法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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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叶派唱口
”

者
,

必是此人 ! 于是
,

他们将俞粟庐推荐给一位名叫

韩华卿的老先生
。

韩华卿
,

松江人
,

生卒年月不详
,

比俞粟庐大三十来岁
,

推算

起来
,

大约生于嘉庆末道光初
。

他长期寓居上海
,

同治年间他是上

海著名昆曲社
“

怡怡社
”

的成员
,

是叶堂的再传弟子
。

叶堂的生卒

年月不详
,

只知他的 《纳书楹曲谱》编印于乾隆五十七年 (17 92 )
,

可知他卒于嘉庆年间
。

据史载
,

叶死后
,

他的弟子纽树玉 (匪石 )

独传其秘
。

韩华卿是不是纽匪石的弟子
,

虽无从查考
,

但从年龄及

其所宗来看
,

属纽的弟子辈无疑
。

俞粟庐随老前辈们到上海前去拜

访
,

经过一番面试之后
,

韩华卿决定收下这位难得的学生
,

并深有

感慨地说
: “

留心几三十年
,

无一可传 ; 今得此人
,

我可传彼 !
”

俞粟庐拜师后
,

每年到上海三四次
,

每次半月余
,

必学三至五

出
,

连续九年不断
。

最后两年
,

他已辞官
,

就干脆住在上海一位朋

友陈嘉言处
,

专心学曲
。

这样
,

俞粟庐向韩师学了二百多出
,

原来

已会唱的一百余出
,

也请韩师一一拍过
。

据俞粟庐回忆
,

韩师教

曲
,

十分严格
。

每学一曲
,

要唱上数百遍
,

唱到纯熟为止
。

白天拍

一曲
,

晚上就要吹笛背奏
,

若有一字未妥
,

就遭训斥
。

俞粟庐虚心

认真
,

不辞劳苦
,

终于尽得其秘
。

江南昆曲皆宗俞

俞粟庐学成之后
,

韩师谆谆嘱咐他说
: “

我年纪老了
,

这叶派

唱法
,

将来你要转教他人
,

这样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
。 ”

俞粟庐谨

遵韩师之嘱
,

在往后的半个多世纪中
,

不遗余力地将昆曲的正宗唱

法
,

传播开来
,

继承下去
。

苏州是昆曲的发祥地和根据地
,

除了专

业的戏班外
,

还有许多曲社
,

这些曲社后来合并成规模很大的
“

道

和曲社
” ,

共有六七十人之多
。

俞粟庐则是道和曲社的领袖
。

191 6

年
,

俞粟庐七十岁的时候
,

道和曲社为他举行祝寿曲会
,

集体歌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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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吴梅亲制的祝寿曲
。

那时江浙一带的曲友
,

不是俞粟庐的弟子
,

就是他的再传弟子
。

这些曲社每年举行重大的曲会
,

如正月十五元

宵节
,

大家集中到苏州邓尉
,

一面赏梅
,

一面唱曲 ; 三月初三清明

时节
,

一起赶到松江醉白池踏青唱曲 ; 六月二十四 日相传是荷花生

日
,

大家相约去杭州徐凌云的摹烟别墅举行曲会
,

晚上到西湖放荷

花灯
,

荡舟唱曲 ; 七月七 日乞巧节
,

大家汇聚在嘉兴南湖烟雨楼
,

设擂台赛曲 ; 八月十八 日相传是潮头菩萨生日
,

大家到海宁观潮唱

曲
,

住在曾任上海知县的王欣甫家
,

一住就是四五天
,

尽兴而散 ;

九月初九重阳节
,

他们又赶到青浦朱家角名医唐承斋家里
,

每人都

带上几盆菊花堆成一座菊花山
,

赏菊唱曲—这些大大小小的唱曲

活动必请俞粟庐参加
、

指导
,

并作示范歌唱
。

俞粟庐
“

江南曲圣
”

的声誉由此雀起
。

正如吴梅在 《俞宗海家传》一文中所述
:

· · · · ·

一 时度曲家春秋社集必邀君
,

君亦必至
,

至则

必歌
。

气纳于丹穴
,

声翔于云表 ; 当其举首展喉
,

如太

空晴丝
,

随微风 而上下
。

及察其出字吐腔
,

则字必分开

合
,

腔必分阴阳
,

又浑濒流转
,

运之以 自然
。

盖 自瞿起

元
、

钮匪石后
,

传叶氏正宗者
,

惟君一人已
。

俞粟庐给五侄俞建侯的信中也写道
:

从前教曲之人
,

歇 气
、

转腔节节有法
,

皆通文理
。

出外教曲
,

惟带纸一卷
,

笔袋一
,

随手而写
,

或清曲
,

或连 白
,

胸中皆有七八百出
。

全 出说 白
,

则 苏城老班
,

字字音准
,

一定不可更
。

自咸丰庚申乱后
,

同治年中
,

只剩一马一棺者
,

双 目以 替
,

尚能教曲
,

年六七十矣 !

又有周性
,

为顾竹城 留于署中
。

顾 历任首县
,

与我甚

善
。

又我所师者韩华卿先生
,

皆叶怀庭一派
。

所云
: 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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唱叶语
,

老班说白
,

此一班人我皆晤面
。

讲论此道
,

以

一线相延
,

全赖于我
。

云云
,

至今已五十年矣
。

俞粟庐一生收徒不下五六十人
,

教成者也有十余人
,

如乌镇

钟墨缘
,

能唱二百余出 ; 松江蒋定炎
,

亦有二百出
,

皆能吹笛 ;

枫径之孔琴伯等亦是俞粟庐的高足
。

可惜他们寿命不长
,

皆在俞

师之前亡故
。

其他如苏州道和曲社的昊梅
、

张紫东
、

俞锡侯
、

顾

公可等
,

上海的项馨吾
、

殷震贤
,

青浦的俞建侯等
,

皆俞粟庐亲

授
。

上海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经吴梅介绍
,

于 192 0 年春
,

专程赶

到苏州拜渴俞粟庐
,

请求教他唱昆曲
。

那时俞粟庐已经七十多

岁
,

加上患严重白内障
,

行动不便
。

因此
,

推荐已经学成的儿子

俞振飞随穆藕初前往上海教曲
,

但希望穆能在公司里为俞振飞安

排一份工作
,

业余教曲
。

穆很理解俞老先生的心意
,

一 口答应
,

安排俞振飞在他的纱布交易所当一名文书
,

上午到那里做一点抄

写工作
,

下午教曲
。

不仅穆藕初自己学
,

他的一些朋友加人了这

支学唱昆曲的队伍
,

如慎昌洋行的经理谢绳祖 以及他的两个妹

妹
,

后来都成为出色的度曲家
。

192 2 年初
,

穆藕初发起并成立了

一个崭新的昆曲团体
“

粟社
” ,

公开打起了宗师俞粟庐的旗号
,

社员达四十余人
。

原来上海
“

赓春社
”

的主要成员都参加进来
。

他们每月组织一次曲会
,

有清唱
,

也有彩串 ; 有小范围的堂会演

唱
,

也有大规模的剧场演出
,

将上海的唱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
,

轰轰烈烈
。

其间
,

俞粟庐多次被邀至上海
,

亲临指导
,

讲解唱曲

要领
,

使曲友们获益匪浅
。

俞粟庐到上海住在老朋友汪领荀家
。

汪是前苏州巡警道
,

也是一位昆曲爱好者
。

家住在上海威海卫路

寿首里
。

汪家有空屋二楼二底
,

是沪上曲友唱曲之处
,

俞振飞还

为父亲购置了一些家具
,

以便谈叙学曲
。

俞粟庐并不反对曲友彩

串
,

但他仍保持了传统清曲家的作风
,

从不粉墨登场
。

他平生只



上过一次台
,

那是在辛亥革命前的上海闸北湖州会馆
,

也是艺人

请清客们合演
,

有个剧目叫 《投渊》
,

剧中有个神道角色
,

坐着

不动只念几句白口
,

而剧中其他角色都要向他跪拜
,

那些清客们

认为向艺人跪拜有失身份
,

因此硬把
“

曲圣
”

俞粟庐拉来充当神

道
,

接受礼拜
。

俞粟庐推辞不脱
,

只得扮了一次
。

为了使一代曲圣的经典歌唱能保留下来
,

遗泽后世
,

穆藕初还

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
。

他出资请百代唱片公司为俞粟庐灌制了

六张半唱片
,

共十三支曲
:

《三醉》〔粉蝶儿〕
、

《拆书》〔一江风〕
、

《惨睹》〔倾杯玉芙蓉〕
、

《定情》〔古轮台〕
、

《拾画》(颜子乐〕
、

《亭

会》〔桂枝香〕
、

《秋江》〔小桃红〕
、

《仙缘》〔油葫芦〕
、

《赐盒》〔绵

搭絮〕
、

《哭像》〔快活三〕和 〔朝天子〕
、

《辞朝》〔啄木儿〕
、

《书

馆》〔太师引〕
、

《佳期》【临镜序〕
。

由于当时录制设备简陋
,

录音

师是外国人
,

不懂昆曲
,

不易掌握节奏
,

常常录到最后两句
,

时间

到了
。

录音师忙用手掌捂住俞粟庐的嘴巴
,

不让唱下去
。

于是
,

俞

粟庐只得加快唱的速度
,

重新再录
。

这样
,

录成的唱片与原本的唱

法总有些变化走样
,

所以俞粟庐并不满意
。

只有 《佳期》〔临镜序〕

一曲
,

因曲子较短唱得从容不迫
,

最为满意
。

此外
,

俞粟庐不满意

的另一个原因是吹笛者
。

当他拿到录制的唱片
,

放听的时候
,

发觉

笛子的伴奏有问题
。

他在给俞振飞的家书中写道
: “

听 《定情》
、

心又阳》
、

《拆书》唱片
,

以笛奏之
,

均高一调
。

而张五宝 《乔醋》
、

《思凡》二曲皆准
。

莲生所用乃道士笛也
。

高次之却松
,

而唱者受

累无穷
。

无怪当时殊觉费力
。

自以为病后气怯
,

其实非也
。

此次决

不令其再吹矣 !
”

但这六张半唱片毕竟为后人研究昆曲
,

提供了一

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
。

关注昆剧传习所

昆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
,

清曲和剧曲是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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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方面
。

俞粟庐深知个中道理
。

因此
,

除了清曲外
,

他对昆曲班

社的存亡也十分关注
。

20 年代初
,

他眼见昆剧日渐衰落
,

深感痛

心
。

在他的家书中写道
:

近 日梨园中人大为窘迫
,

特假全浙全省会馆
,

请曲

界中人集串三 日
。

今 日为始⋯⋯施桂林
、

陈玻锦等皇皇

然不可终 日之势矣 ! 明岁沪上既无着落
,

出门又乏资

本
,

若仍假会馆演剧
,

四五 日即欲转头
,

势必冷落
,

行

将垂毙
。

除小采云
、

沈盘生外
,

尽有烟癖
。

大花面尤顺

抑行同乞丐
。

其余亦多瑟缩寒酸
,

几无神气 !

因此
,

他极力主张培养昆剧艺术的接班人
。

苏州昆剧传习所的

开办
,

与俞粟庐的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
。

昆剧传习所的发起人是苏

州道和曲社的一批骨干
,

开办经费及校园 (五亩园) 都由他们解

决
,

而俞粟庐正是道和曲社的精神领袖
,

昆剧传习所的所长孙咏零

也是俞粟庐推荐的
。

据俞振飞回忆
,

当 192 0 年他离家去上海工作

的时候
,

父亲叮嘱他
:
到了上海

,

碰到有实力的人物
,

要说服他们

支助办一所昆曲学校
。

后来
,

穆藕初主办昆剧传习所
,

就有这个因

素
。

在办学期间
,

俞粟庐多次视察
。

有一次他与穆藕初同去
,

在他

的家书中写道
:

此间五亩 园昆曲传习所
,

前日与藕初 同至彼考察功

课
,

听唱十余折
,

内中以沈月泉二子为最胜 ; 又有三四

人亦可造就
。

说白亦能起而不沉
,

大为可喜
。

即嘱藕初

酌给银洋奖励
,

此万不可少 ! 内有五六人
,

年十五六
,

正在转音
,

此后再加勤学
,

啤可精进
。

(图 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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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传字辈中的佼佼者周传瑛后来回忆道
:

一九二一年我进苏州传习所学戏
,

不久
,

来了一位老

先生给我们做唱曲示范
。

他身穿大褂
,

戴一顶瓜皮帽
,

挺

直腰板
,

显得很严肃
。

他唱曲极其认真
,

音色
、

吐字
、

唱

法
、

唱腔
,

直灌众耳
。

把我们这群小学生都听得入迷
。

他

就是俞振飞先生的父亲
,

当年蜚声曲界的一代宗匠俞宗海

—
人们都称他粱庐先生

。

当时
,

他已年遗七十
,

一丝不

苟地给我们示 范
,

唱 了许多段名 曲
,

如 《长生殿
·

定情》

中的 〔古轮台〕一曲
,

至今仍觉余音绕耳
,

回荡不已
。

说

实话
,

尽管当时我们不懂曲意
,

但是世间竟有人能把曲子

唱得如此动听
,

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
。
[l]

之后
,

传习所学员到上海实习演出
,

俞粟庐也很关注
。

192 3

年底
,

为传习所春节演出特地到上海出谋划策
。

在他的家书中写

道
: “

余日内至沪
,

应藕初之邀
,

并令小班 (唐注
:
即传习所学员 )

至徐凌云家演剧
,

为新正集演事
。 ”

1927 年
,

穆藕初离沪去南京就

职
,

将传习所转托给大东烟草公司总经理严惠宇
。

严请俞振飞主持

剧团工作
,

改传习所为新乐府
。

俞振飞向父亲请示可否 ? 俞粟庐只

是不让管经济
,

同意他出任分管剧目
、

演出的后台经理
。

这些事虽然琐碎
,

但却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步人暮年的
“

江南曲

圣
”

依旧为昆剧的继承和发展
,

鞠躬尽瘁的精神面貌
。

老来得子亲抚育

俞粟庐一生有三次婚姻
。

发妻王氏于光绪十四年仅三十六岁去

世 性一女
,

嫁苏州横塘金家
,

三年即病故 )
。

继娶顾氏
,

生于光

绪元年
,

卒于光绪三十年
,

年仅三十岁 (生二女一子
。

一女嫁袁维



铭
,

一女未嫁而疡
,

一子名远威
,

字振飞)
。

又续娶金氏
,

无子女
,

于民国三十五年亡故
。

俞振飞出生的时候
,

俞粟庐已经五十五岁
,

晚年得子
,

其欣慰

之情可以想见
。

但这种好心情保持了三年
,

又一次沉重打击突然降

临
:
他的爱妻顾氏患上肺结核

,

不治身亡
。

俞粟庐对她的感情是真

挚深厚的
,

不仅因为她为俞家生了儿子
,

续了香烟
,

而且对她的人

品修养都十分敬重
。

他在写给俞振飞的信中道
:

尔生母顾恭人
,

⋯⋯乃女中之英俊
。

遇事立决
,

决

事无大小
,

处之泰然
,

从无慌张哭泣之状
,

亦无忧贫多

言
,

谈笑自若
。

曾记甲辰年九月二十九晚
,

坐谈半夜
,

尔方三岁
,

时已熟睡
,

伊言此子非庸碌之辈
,

奈我命不

长
,

不及抚养
。

嘱我善为护持
,

加意照管
。

至明日十月

初一黎明
, 口不能言

,

即逝
。

余伤心悲切
,

迥异寻常
。

为了纪念这段深厚的夫妻之情
,

俞粟庐决定遵照妻子
“

善为护

持
,

加意照管
”

的遗愿
,

肩负起既当父亲又当母亲的双重责任
,

亲

自抚养幼小的儿子
。

当时
,

他的两个女儿都已长大了
,

都愿意
“

长

姐代母
” ,

照管小弟弟
。

但俞粟庐不让她们插手
。

白天
,

他逗着儿

子玩 ; 晚上
,

他哄着儿子睡
。

但儿子一到晚上吵嚷着要母亲
,

又哭

又闹
,

弄得他手足无措
。

情急之中
,

他一面轻拍着孩子
,

一面哼起

了昆剧 《三醉》中 〔红绣鞋〕
: “

趁江乡落霞孤鹜
,

弄潇湘云影苍梧
· , ·

⋯
。 ”

这支曲子节奏缓慢
,

旋律优美
,

一唱三叹
,

婉转动人
。

唱

着
,

唱着
,

奇迹终于发生了
:
儿子停止了哭泣

,

烦躁的情绪顿时安

定下来
,

在歌声中渐渐睡去
。

自此
,

他天天哼
,

夜夜唱
,

连续三

年
,

将这支曲子唱了不下千遍
。

而小俞振飞也听了千遍
,

在不知不

觉中
,

接受了最好的昆曲音乐熏陶
。

三年后
,

俞振飞六岁
。

对俞粟庐来说
,

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
,

145
,



去
,

但儿子毕竟幼小
,

女儿要出嫁
,

自己也年过花甲
,

精力日渐不

济
,

家务事不可能样样照管
。

因此
,

经海宁老友王欣甫介绍
,

续娶

了狭石金氏
。

金氏是位年近四十的老姑娘
,

因病不愿嫁人
。

后来父

兄相继亡故
,

失了依靠
,

愿作人继室
,

抚育子女
。

金氏于归后
,

勤

勤恳恳
,

肩负起照料俞家父子的重任
,

使一个冷冷清清的家庭
,

重

新响起了欢声笑语
。

俞粟庐对她的评价是
“

照料一切
,

尚不至有

失
” 。

金氏活到七十四岁
。

在俞粟庐死后
,

她一直在苏州与俞振飞

的姐姐一起生活
。

俞粟庐的经济来源
,

主要靠张家二十元大洋的月棒
,

以及他育

字所得
。

至于教曲
,

他是尽义务
,

不收分文
。

因为在他看来
,

如果

教曲收费
,

即沦为
“

拍先
” ,

失去
“

清曲家
”

的身份了
。

他对儿子

的培养
,

一开始并无明确目标
,

只是按常规的认方块字
,

练毛笔字

而已
。

一次偶然的发现
,

才决定教儿子唱昆曲
。

一天
,

俞粟庐正在堂屋里教曲
,

教的就是那支 【红绣鞋〕
。

两

位前来学唱的曲友唱了十多遍
,

就是唱不准
。

此时
,

正在庭院里玩

耍的才六岁的俞振飞闯进堂屋对父亲说
: “

他们都唱得不对
,

我来

唱 !
”

俞粟庐开始不信
,

以为他说大话
。

但一曲既终
,

居然唱得有

板有眼
,

字正腔圆
,

丝毫不爽
。

原来
,

这支曲他听父亲唱了千百

遍
,

耳熟能详
,

早已铭记在心头了
。

自此
,

俞粟庐发现了儿子的唱

曲天赋
,

决定开始教他唱曲
。

严格要求寄厚望

俞粟庐的教曲
,

继承了韩师的传统
,

要求极其严格
:
一支曲不

光是会唱就算了
,

而是必须唱上二三百遍
,

甚至四五百遍
,

要唱得

滚瓜烂熟
,

不可有丝毫差错
。

同时
,

他还让儿子学吹笛
,

因为一位

合格的度曲家必须会吹笛
。

那时俞振飞手小
,

先以童子军的短笛作

练习
,

后来才换上曲笛
。

到十几岁时
,

他父亲年迈
,

教曲时都由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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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吹
。

30 年代初
,

梅兰芳曾赞赏俞振飞的
“

满口笛
” ,

吹得好
。

俞粟庐的唱曲要求
,

集中反映在他于 192 4 年所作的 《度曲当

言》一文之中
,

今摘录如下
:

曲盛于元
,

而宋光宗朝已有歌曲体格
,

如出口若针

锋一点
,

长音须中满如橄榄
,

收音要纯 细
,

而过腔换

字
、

出口 四声
、

平上去入 以及阴阳清浊
,

并喉舌五音须

交代明白
,

不得片误
。

全要字正腔纯
,

腔与板俱工者为

上
,

悠悠扬扬
,

得 自然之妙
。

故 曰 : 一声唱到融神处
,

毛骨谏然六 月寒
。

方为天地 正音
。

歌 曲全在闲稚
、

整

肃
、

清俊
、

温润为至要
,

尤重格调
。

元人度曲
,

有抑扬

顿挫
,

徐大椿 《乐府传声》云
: “

一 顿挫 而神气现
。 ”

《乐记》有云
: “

上如杭
,

下如坠
,

止如搞木
,

累累乎若

贯珠
。 ”

皆言其能尽节奏之妙也
。

再加 以说白精工
,

悲

欢离合各极其能
,

若亲历其境
,

形神毕肖
,

则听者神

移
,

观者欢悦
,

庶称上乘⋯⋯

另外
,

俞粟庐极力反对任意篡改曲文说白
,

他在家书中写道
:

十年前
,

海宁徐美若专改曲文说白
,

我与彼言
,

古

人之曲相传至今
,

若经后世唱者
,

逐加涂改
,

使其体无

完肤
,

何不 自作佳 曲歌之 ! ⋯⋯我于同治二十年承韩先

生谆嘱
,

将此唱法
,

转教后人
,

伴可长久
。

既承老辈所

嘱
,

遇好此者
,

传以唱法而 已
。

其余不敢擅改也 !

还有
,

俞粟庐反对用土音唱曲
。

他在另一家书中写道
:



青浦诸君
,

土音未除
,

总不能佳
, 口齿亦无力

,

此

尤大忌
。

凡 《韵学骊珠》中反切之音
,

亦须以中州韵辫

之
。

若用土音
,

仍不准也
。

俞振飞按其父的严格要求
,

从六岁到十九岁
,

唱完了 《纳书楹

曲谱》中所有的曲子
,

共约二百余出
,

于唱法上尽得家传
。

1兑3

年
,

俞粟庐在写给五侄的信中道
:

此次我在沪上
,

专与诸友谈唱 曲出 口
、

转腔
、

歇

气
、

取气诸法
,

知者寥寥
。

振儿及绳祖能明白此中之

理
,

为诸人之冠
。

(图2 )

谢绳祖乃慎昌洋行经理
,

原本不会唱曲
,

俞振飞到上海后
,

谢

跟俞振飞学曲
,

也得到俞粟庐指点
,

当然他能唱的曲子远不及俞振

飞
。

因此能真正继承俞粟庐叶派唱法的
,

也只有俞振飞一人而已
。

“

为诸人之冠
”

是俞粟庐对儿子唱曲成就的公允和权威的评价
。

十

几年的辛劳
,

终有收获
, “

叶派唱口
”

后继有人
,

其欣慰之情
,

跃

然纸上
。

然而
,

在俞粟庐看来
,

唱曲仅是文化人应有的一种修养
,

并非

谋生手段
。

俞粟庐曾希望儿子成为一名书画家
。

以书画谋生
,

既是

风雅之事
,

又足可糊口
。

因此
,

他亲自教儿子书法
,

又让儿子在十

四岁那年
,

拜陆廉夫为师
,

学国画
。

可惜
,

未学几年
,

陆师病故
,

绘事就停了下来
。

但他觉得儿子的
“

画笔尚好
” ,

因此
,

当儿子去

上海后
,

他还频频去信叮嘱
,

不要将书画丢弃
。

让他天天习字
,

并

向上海另一位大画家冯超然请教
。

但俞振飞此时已迷上了京昆表演

艺术
,

已无心思用功于书画
。

俞粟庐鞭长莫及
,

也再无精力管教
,

只得听之任之
。

以社会地位来说
,

俞粟庐只是一个清客
、

文人 ; 就其经济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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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言
,

也仅能维持温饱而已
。

他不可能对儿子的前途作多种选择和

理想的安排
。

但他见多识广
,

加上 自己一生艰苦奋斗积累下来的生

活经验
,

却是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
。

因此
,

他在给儿子的一封

封家信中
,

谆谆教诲
、

反复叮泞的就是如何做人
、

如何处世
、

如何

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
、

如何坚守真诚宽容的品格
:

比年以来
,

见尔一无暴躁之气
,

并无谁言 (尔母尝

言之)
,

但愿长能如此
,

则吾无虑矣 !

尔今就事沪上
,

虽非十分大好
,

总是称意顺境
。

须

要格外卑躬谦和
,

切 勿藐视他人
,

致遭人忌
。

至嘱至

嘱 ! 我自少出门
,

每事知者皆作不知
,

甚至人皆以我为

不识一字
,

我深以 为喜
。

⋯⋯ 尔年方二十
,

前程远大
,

宜事事修省
,

不动不变
,

一身之内
,

尤当着意
,

至要至

要 !

大凡 出外就事之事
,

须得有一技之能
,

使人所不可

及
,

而一生即可从此立足
。

学时务要勇猛精进
,

方能到

此地步
。

廉夫能刻苦用功
,

方得成一代传人⋯⋯ 尔年尚少
,

尤可力学
。

而 问学一道
,

惟认定一真字
,

万古不磨
。

道

也者
,

道此也 ; 学也者
,

学此也
。

然真字反面即假字
。

一涉于假
,

一任他百般能事
,

终须一败涂地
。

纵观俞振飞的一生
,

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
。

在为人处世方

面
,

都能遵循乃父的教导
,

身体力行 ; 在京昆艺术方面
,

尤为刻苦

用功
,

勇猛精进
,

将清曲与剧曲熔为一炉
,

成为一代宗师
。



碑林墨海任遨游

俞粟庐一生有三项长技
:
骑马射箭

、

唱曲
、

书法
。

他曾将自己

与前辈汤雨生作对比
。

汤曾以袭职为三江营守备
,

历升至温州乐清

协副将
,

四十后辞官
,

隐居南京
,

与袁子才辈大名士交游
,

太平天

国攻陷南京时遇难
。

俞粟庐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
:

论诗文及画
,

我皆不能
,

而弓马杂技以及写字
,

汤

当逊我
。

惟制曲予不能 ; 而唱
,

汤虽能
,

终不及我
。

各

有三长耳 !

俞粟庐的书法启蒙老师是松江提标营的高级幕僚魏彦
。

当时练

习书法是每个文武官员必备的文化修养
。

俞粟庐并无向书艺发展之

意
,

只是他在金山当守备时
,

与上级发生矛盾后
,

才产生了弃武从

文的念头
。

于是
,

他一面拜韩华卿为师学昆曲
,

一面拜沈景修为师

学书法
。

沈景修
,

字蒙叔
,

号寒柯
,

秀水 (今嘉兴 ) 人
,

生于道光十

四年
,

卒于光绪二十五年
。

俞粟庐于同治十一年经友人姚仙搓介

绍
,

拜沈景修为师
。

据他后来讲
: “

其时
,

松江亲属无一人言

是
。 ”

为什么松江亲友反对他向沈景修学书法 ? 信上虽未写明
,

但分析起来无非两个原因
:
一是沈景修并非闻名全 国的大书法

家 ; 二是沈景修主张习北碑
,

可能与松江亲友的艺术观点相左
。

然而
,

俞粟庐不为所动
,

一头埋在汉魏碑刻之中
,

肆力用功
。

他

在沈师家中学书五年
,

在案头代其考订金石文字
,

并查历朝史

书
,

为他日后的书法艺术和碑刻鉴定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基础
。

光

绪四年沈师就为俞粟庐写了仿单
。

仿单是旧时书画作品的标价
,

往往有书画界的名人出面定价
,

带有推荐的性质
。

沈师以仿单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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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
,

说明俞粟庐的书法已经学成
,

可以标价出售了
。

他第一次出

售的书法作品是在震泽徐伯铭家所书写
,

半年中得一百多银元
。

光绪八年
,

他经松江提督推荐到苏州黄天荡水师营任帮办
,

主笔

墨事
,

每月炯银三十六两 (约六十多块银元 )
。

但他每年为求书

者写寿屏五六堂
,

就可得银元三百余元
。

可见那时他的书法在江

浙一带已颇有声名
。

有了颇丰的收人
,

他就广泛搜罗碑版拓本
,

并致力于考究金石

之学
。

据俞振飞回忆
,

他小时候
,

父亲常带着他出人碑帖字画商

店
,

凡有好的碑帖
,

店主总为父亲留着
,

关系十分密切
,

以至于把

他过继给店主
,

结为亲戚
。

当时画家陆廉夫也在苏州
,

两人一见如

故
,

都肆力于临写北碑
,

互相切磋
,

书艺大进
。

光绪二十年
,

沈景

修到苏州
,

看到俞粟庐的书法成就
,

大为赞赏
: “

以为金石碑学目

下不可多得
。 ”

沈景修一生教授书法
,

收徒八九十人
,

学成者也有

三十多人
。

但在他看来
,

能继承其衣钵者惟有俞粟庐一人
。

于是
,

他将自己家里珍藏的数百种旧碑拓本
,

让自己的学生俞粟庐一一加

跋
。

这是沈师对他的高度评价
,

一种特殊的荣誉
。

从此
,

俞粟庐的

书法声名鹊起
,

求书者日多
。

后来
,

李平书
、

吴昌硕都曾为他写过

仿单
,

刊登在上海报上
。

俞粟庐的书法宗汉魏
,

早年曾学王羲之的 《圣教序》
,

晚年

纯用方笔
,

将汉魏的浑厚与王字的俊秀融而为一
,

形成了他自己

的风格
。

他在 192 1年为陆廉夫书写的墓志铭
,

七百余字
,

一气

呵成
,

一丝不苟
,

苍劲老辣
,

显示了极深的功力
。

俞粟庐于书法

一道
,

并未正式收徒
,

受惠最多的
,

除了俞振飞
,

就是青浦五侄

俞建侯
。

俞振飞从小在父亲指导下练字
,

但他自十九岁到上海

后
,

就自由发展
,

形成清丽洒脱的风格 ; 而俞建侯谨遵大伯的教

诲
,

于汉魏碑拓中肆力用功
。

所以
,

俞粟庐给五侄的书信中
,

大

多是谈论书法的
:



五侄如面
:
昨日下午接到扇面

,

笔力结构
,

胜于往

时
,

字画也洁净有力
,

可喜
。

古书
,

无垂不缩
,

无往不

收
,

如
“

飞
”

字之类
,

最须留意
。

⋯⋯切忌疲弱
。 “

雄

强茂密
”

四字最宜留意
。

始则板滞
,

至后来写熟
,

一笔

写成
,

即有气势矣
。

从一字至一行
,

连贯而至十数行
、

数十行
,

大篇一气呵成
,

即成大家
。

(图 3 )

五侄如面
: ⋯⋯此番字学功夫

,

确进一层
。

能逞此

进功之时
,

再加精进一级
,

则如蜂云在霄
,

人皆可望而

不可接矣
。

我当以坷罗版 《张黑女志》与尔
,

得其静穆

之态
,

又高出云表矣 ! 从此再入汉碑 (西狭颂
、

鲁峻
、

礼器
、

史晨前后 ) 之堂室
,

复肆力于邓石如山人篆书之

大者以畅之
,

则所向无前矣 ! 习书之法
,

至矣
,

尽矣 !

俞粟庐一生交游除了度曲家
,

就是金石书画家和收藏家
。

早在

民国初年
,

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从前清遗老那里收集了不少金石书

画
,

文物古董
,

堆满了偌大一房间
。

他邀请了上海
、

苏州一些著名

的书画家定期到他家里逐一鉴别真伪
。

其中有吴昌硕
、

王一亭
、

毛

子建
、

陆廉夫和俞粟庐
。

俞每每带着他十来岁的儿子俞振飞同往
,

让他增长见识
,

接受艺术熏陶
。

同时
,

他与李平书
、

吴昌硕也结下

了深厚的友谊
。

俞粟庐与陆廉夫的友谊更非寻常
。

那是光绪十二年陆廉夫尚未

成名时
,

在苏州卖画
,

住在大井巷
,

矮屋三间
,

显得很寒酸
。

其

时
,

俞粟庐在水师营任职
,

往来于苏州与黄天荡之间
,

偶然结识了

陆廉夫
,

一番长谈
,

大为投机
,

遂为知友
。

两人在书法上都学北

碑
,

相互切磋
,

一起用功
。

后来
,

俞为张家礼聘
,

他就介绍陆廉夫

去张家作画
,

生活有所改善
。

同时
,

陆在张家临摹了不少历代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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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
,

画艺大进
,

成为一代传人
。

陆去世后
,

俞粟庐亲书墓志铭
,

并

由吴昌硕篆额
。

这块墓碑不知尚存否? 然拓片犹在
,

足以佐证这三

位大书画家的千古友谊
。

注 释 :

〔l〕周传瑛 (曲海沧桑话今昔)
,

19即年4 月 15 日 (解放日报》
。


